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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浪屿的西班牙船长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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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死异乡
的西班牙
船 长 ，孤

独地埋葬在鼓浪
屿的山坡上，日日
眺望大海……

萧春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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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的青春
张阿平

青春是美好的，却又是短
暂的。记得在中学生时代，我
不仅热爱羽毛球，还热爱田
径，尤以短跑见长。短跑运动
是我学生生活里的一道彩虹。

我在平和县第一中学念
初中的时候，有幸被遴选到学
校田径队集训，准备参加全县
中学生田径运动会。那时的我
个头小，体力也不足，心里喜
忧参半。暑期集训的集结号响
了，每天上午八点，我准时到
学校报到，开始田径训练。

早晨，阳光刚洒满学校宽
阔的操场，我们就进行热身准
备活动，调整呼吸，不管是蛙
跳、跳山羊，还是俯卧撑和高
抬腿，每个动作都要做四五
组。紧接着教练便按照计划，
从速度到耐力，从力量到柔
性，全方位对我们进行科学的
训练。除了周日休息，我们整
天都在训练。记得最艰苦的是

“跑课”，我们顶着炎炎夏日，
在晒得滚烫的跑道上奔跑。

身材黑瘦的周教练，脸上
似乎从来没有过笑容，总是板
着一副面孔，发出震耳欲聋的

“速度，速度再快些”的呼喊
声。我们只能铆足劲头，摆动
双臂，迈开双腿，咬紧牙关，奋
力狂奔。

周教练说短跑也是一项
技能，一靠爆发力，没有力量
就没有爆发力；二靠过硬的技
术；爆发力和技术的完美结合
才能有好的成绩。在他的指导
下，我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
训，逐渐领略到短跑艺术的真
谛，阶段测试成绩一次比一次
好。

秋风习习，阳光明媚，全
县中学生田径运动会终于召
开了。我先后参加了100米和
200米短跑赛，每个项目都是
5个运动员一组。随着裁判员
的一声枪响，我就像离弦的箭
一样冲了出去，一路向着终点
冲刺，把其他运动员远远落在
后面。呐喊声、加油声就像阵
阵浪花，激动人心。我获得了
全县中学生田径运动会短跑
100米第一名和200米第二
名，为学校赢得了荣誉。

正是通过高强度的田径
训练，我懂得了“行百里者半
九十”的道理。后来，不管我遇
到什么磨难，都没有止步于

“九十”，而是硬熬过去。我知
道，人生必须拼搏努力，永不
言弃。

客死他乡的西班牙船长

观海园位于鼓浪屿南部田
尾路，因没有对外开放，游客罕
至。

我们要看的西班牙船长
墓，坐落于山坡上的一片草地
上。草地前面，有两株高大的柠
檬桉。透过树干的间隙，可以望
见空阔的九龙江口和远处的漳
州港。

西班牙船长墓没有封土
堆，只是躺在草地上的一方花
岗岩石板，长方形，上面刻有几
行西班牙文，我只认得最后四
个花体阿拉伯数字“1759”。石
板靠里的一头，有个方形空洞，
正好穿过一个立起的“十”字形
花岗岩墓碑。墓碑的出头部位，
又镌刻了一个“十”字纹饰。

不知道石板上的西班牙文
究竟写了什么。我查了一下资
料，按鼓浪屿管委会的说法，碑
文说的是一位西班牙船长
1759年病逝于鼓浪屿，安葬在
这里。

西班牙船长墓是上世纪
90年代发现的。观海园度假村
有限公司平整土地，种植草坪，
将墓葬石碑移至他处保存。据
说当时并没有发现墓葬遗迹。

据靳维柏主编《鼓浪屿地
下历史遗迹考察》介绍，2012
年，为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鼓
浪屿管委会对西班牙船长墓原
址进行了发掘，一无所获，然后
将墓碑移回原址。

对于鼓浪屿这样一座小岛
来说，1759年，像是回到了史
前。30多年后，马嘎尔尼率领
的英国访华使团才前往北京；
80多年后，才爆发鸦片战争。

显然，这位船长是从西班
牙的殖民地菲律宾驾驶帆船而
来的。那时候，厦门港不许外国
船只靠泊，他们只好在附近的
鼓浪屿上岸，谁知竟死在这座
小岛。

鸦片战争之前，虽然有不
少欧洲人来到鼓浪屿，但文献
记载罕见。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占
领鼓浪屿，并对这座小岛的历
史做了一些探究。

靳维柏主编的《鼓浪屿地
下历史遗迹考察》一书，引用英
国人赫伯特·艾伦·翟理斯1878
年所著的《鼓浪屿简史》记载，
转抄如下：

“鼓浪屿东北部海边有一
片混杂着一些古旧墓碑的外国
人葬地，有些碑石因年代和天气
的原因而字迹全都模糊，难以卒
读。以下几篇铭文是从紧靠着孟
逊医生公馆那里被找到的：

兹长眠着成功号前指挥官
史蒂芬·巴克上尉的遗体。亡故
于 1700 年 10 月 18 日，享年 49

岁。”
兹长眠着特朗布尔号亨

利·道菲尔德的遗体。亡故于
1698年9月6日。”

庞嘉锡兰的多明戈和其他
两个菲律宾的印度人之墓。亡
故于1759年10月某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三
条。来自菲律宾的“庞嘉锡兰的
多明戈”和两个印度人，与所谓
的“西班牙船长”，都于1759年
埋葬于鼓浪屿，只是分别位于
两个地方——屿东北和屿南。
推测过去，他们很可能是一起
的，死去4人，颇为凄惨。

遗憾的是，鼓浪屿的外国人
墓葬，很多都已不存。那块翟理
斯记录的“多明戈”墓碑下落不
明，倒是他没有提及的“西班牙
船长”墓碑，奇迹般遗留到今天。

在古代，鼓浪屿就以坟冢
累累出名。

李启宇《鼓浪屿史话》称，
清代鼓浪屿的土地无人管理，
先占先得，多被贫穷的厦门人
家作为墓葬之地，下葬后就无
人过问，逐渐变成无名坟冢。清

光绪十三年（1887 年），前通商
局曾在田尾路原英国领事官邸
旁、土名牛脚廓一公墓立石勒
碑，碑文称：“鼓浪屿孤峰独耸
在水中央，昔时居民寥落，厦之
无茔田者，每葬于此，代远年
湮，累累者渐为平地。”

我们看老照片，不论厦门
岛，还是鼓浪屿，到处都是墓
冢。1927年1月2日，离开厦门
前的鲁迅特地到南普陀寺附近
的乱坟岗拍照，并给许广平写
信说：“今天照了一个照相，是
在草木丛中，坐在一个洋灰的
坟的祭桌上，像一个皇帝。”他
还在照片上题字：“我坐在厦门
的坟中间。”

了解了这些，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欧洲人在鼓浪屿居住，
最早成立的一个组织是“鼓浪
屿道路墓地基金委员会”。后
来，鼓浪屿建成了三座外国人
公墓：番仔墓、日本人墓地和基
督教徒公墓。

1759年的西班牙船长，客
死异乡，孤独地埋葬在鼓浪屿
的山坡上，日日眺望大海。

当年同船死去的或另有3人

鼓浪屿的中外坟冢

■鼓浪屿南岸草坪上的西班牙船长墓。

▶石板上的西班牙文和
阿拉伯数字“1759”。


